科技给流行音乐产业插上翅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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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8音乐集团董事长刘晓松、深圳著名音乐人何沐阳:
深圳音乐厅是深圳举办大型音乐会的主要场所。
“中国流行音乐生于深圳,长于广州,成于北京”,深圳市文联专职副主席姚峰总结的这句话生动地说明了深圳与流行音乐的渊源。
从上世纪80年代周峰的《夜色阑珊》开始,到90年代的《春天的故事》,再到跨越千年后《丁香花》、《月亮之上》、《彩云之南》等一系列传唱广远的歌曲,深圳的流行音乐创作从来不输于任何一个城市。
近年来,深圳市政府也开始着手大力打造“流行音乐之都”、“音乐工程”等项目。借着深港共建国际创意文化中心的契机,在A8音乐集团等行业巨头的带动下,深圳的流行音乐产业将走向何方?深圳市A8音乐集团董事长刘晓松以及深圳著名音乐人何沐阳有着自己的答案。
科技发展推动产业升级
现在在全世界范围来看流行音乐这个产业,最重要的就是数字化,能利用技术改造、叠加,让音乐焕发出生命力,创造出效益来。
记者(以下简称“记”):目前,深圳正在大力打造流行音乐之都、音乐工程等项目。然而,著名音乐家付林曾表示,政府主导的形式与流行音乐的市场化有一些距离。A8是一个致力于流行音乐产业的业界龙头,何沐阳老师也是业界知名的音乐人,在你们看来,流行音乐如何产业化?
刘晓松(以下简称“刘”):所谓产业就是说这个地方有很多企业公司,形成上下游并且产生收入。迈克尔·杰克逊刚刚去世,这代表着过去传统的产业链到今天终结。过去的产业链用激光技术成就了伟人,现在在全世界范围来看流行音乐这个产业,最重要的就是数字化,本质上是技术上的变化,不是因为能写歌,而是因为能利用技术改造、叠加,让音乐焕发出生命力,创造出效益来。
何沐阳(以下简称“何”):流行音乐产业的出口有常规的出版发行,还有新兴的新媒体、SP无线增值等。在上游还有一些创作、唱片公司的包装。数字音乐的趋势非常明显,当然接下来还将出现更多的新的发展趋势。尽管传统的音乐产业已经被数字音乐挤得没有空间了,但也不是说传统音乐产业就没得做了,你看大街小巷上传唱的歌曲基本上还是以传统方式传播的多,深圳还是要继续做传统音乐产业的。
记:深圳流行音乐行业里的公司是一个怎样的生存状况?A8音乐的成功模式是否可被行业其他企业复制?
何:深圳传统的唱片发行基本上没有,产业链也不完整。我知道的像傲旗音乐、我自己的唱高音乐,以及红人馆等公司好像生存都比较艰难。前一段时间,许晓峰的公司要进驻大梅沙音乐基地,这或许是许个人的“乌托邦”式的想法,但是如果能做成像这样的引进大唱片公司的模式,对于深圳成为流行音乐实验基地来说是很好的。
刘:为什么北京的流行音乐产业发达,除了地域之外一定要有自己的优势,除了北京的方法之外,香港也是有自己的办法。深圳有不少的中小型唱片公司和网站,他们一定会以某些形式表达出来。
新的数字时代到来了会有新的偶像,科技给产业铸就了活力。当我们看到今天数字化形成一种形态的时候,大家不用觉得害怕。音乐产业链条上的彩铃业务一年有一百多亿的份额。传统的音乐产业和彩铃比就相当于黑白片,不是因为音乐倒退,而是因为这个链条已经整合到位,产业发达了,但是不要着急,随着多媒体的发展,科技带来的制作和渠道上的变化,使得内容上发生了变化,彩色片肯定会来到的。
数字音乐时代深圳技术占优
深圳在科技上的优势会带来文化上的优势。基于这个理解,深圳的很多企业都能取得流行音乐产业上的优势。
记: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香港曾有过辉煌的唱片工业,而随着时代的进步,媒介传播方式的改变,唱片工业已经衰落。从产业的角度来讲,香港和深圳的优势各在哪里?
刘:深圳在科技上的优势会带来文化上的优势。基于这个理解,深圳的很多企业都能取得流行音乐产业上的优势。还有一点对深圳来说是比较幸运的,深圳是移民城市,有压力、有包容心,有很多的原创音乐人和很好的作品,他们已经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东西,不要觉得深圳是在跟北京抢饭碗,在很多地方,深圳有自己的一席之地。深圳的创作力量不弱,坚持做下去,就会成功。
深圳也有自己的劣势,比如很多创作人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就要走,这搞得深圳很头疼。为什么呢?因为深圳缺少传媒、制作等等环节,深圳需要把这些环节做起来。这一点来说金钟奖是一个很好的契机,因为金钟奖可以打造很好的传媒,金钟奖会加强制作和传媒方面的功能,补强这些环节。
何:其实音乐的效益一点都不比影视差,深圳在影视这一块的投资份额很大,但在音乐这一块,由于产业的盈利模式不清楚,深圳的民间资本与流行音乐的产业还没能结合起来。此外,深圳在造星这一块上也很欠缺。但是深圳自己的优势也非常明显,刚开始形成的移民城市的特征和融合性,可以产生一些新的影子,也是创作的源泉,包括我自己的“现代民歌”也是融合各个地域的因素结合最现代性的音乐手法而成。
记:在您看来,在流行音乐产业领域,深港两地在哪些方面可以进行合作?很多行业都会把香港作为深圳产品走向世界的窗口和跳板,您认为这一观点在音乐产业里同样适用吗?
刘:香港的优势在于它的传统音乐产业做得特别扎实,它的创作、演出公司、制作、传统的功底、传媒的能量,能够覆盖全中国以及整个亚洲。而深圳有技术以及善于把文化产业和科技相结合的能力,尤其原创的实力还很强盛,香港和深圳完全是可以互补的。
我自己感觉,香港人的“香港向深圳学习”的心态放得特别好,说到合作,现在好像业界听说得很少,基本上大家还是自己做自己的,打个比方就好像认识到“隔壁家的女儿跟我们家儿子挺般配”,但是怎么去做,还没有动起来。其实香港政府也有跟A8音乐谈过合作的事情。因为A8完全是科技上的一种模式,A8音乐携手香港流动电讯推出“原创中国”频道,打造3G网络平台,我们与一些网站、乐队也有过活动,此外也有很多香港的乐队通过A8的平台发表自己的作品。深圳和香港真正结合好了力量会很大。
香港借助深圳的科技平台,深圳也可以借助香港在中国以及亚洲的强大的覆盖。在“走出去”这一点上,深圳的欲望还是比较强烈的,比如深圳广电、很多单位和团体每年都到海外去演出,深圳具有很强的国际视野。
何:现在在亚洲不能说香港有多先进,香港的流行音乐近年来也是蹒跚而行。因为急功近利的偶像文化毁了他们。但是香港这么小的地方能支撑起娱乐产业,它的传媒的力量、造星的能力让深圳有很多值得反思的地方。如果说要借鉴的话就是香港唱片公司的体制,歌手的签约制、版权制包括艺人的产业链价值的打造。深圳的媒体对于本地娱乐、流行文化的关注还不够。
企业最大问题在于前期费用
深圳在文化产业方面的扶持基金很多,但是基本上都落到政府的项目上去了,希望扶持的资金能够落到民间的一些公司头上来。
记:深圳近年来对于流行音乐产业发展的推动不遗余力,而对于流行音乐产业里的企业来说,你们认为深圳提供的软硬件是否能够满足企业发展的需求?对于深港共建国际文化创意中心,您期望得到哪些改变?
刘:我觉得政府提供的支持还是够的。对于深港共建文化创意中心,期待有几点。一是香港的版权体系能够进入大陆,所谓产业跟版权体系密切相关,但是深圳版权的状态就跟全国所有地方一样糟；二是科技发达之后,希望能促进香港版权制度的发展,因为目前的版权制度还是CD时代留下来的用付版费的方式做。到了数字时代的今天,互联网上的很多人都不会买账,因为互联网就是“分享”,所以这个问题应该反思。三是明确干这些事的目的。而在具体措施方面我觉得要让制作人、艺人更多地流动,演出能够分享。我曾经建议过河套地区干脆搞教育、演出产业,国外的艺术在这一块地方都能自由进入。
何:政府可以尝试对流行音乐产业里的公司有一些免税或者优惠税收措施,这样可以吸引其他的大唱片公司进驻,尤其是深港一地之隔,香港的公司完全可以把总部设在深圳,在深圳造星,一个流行文化的明星对于城市来说意义重大,政府应该意识到这一点。深圳在文化产业方面的扶持基金很多,但是基本上都落到政府的项目上去了,希望扶持的资金能够落到民间的一些公司头上来,因为民间的公司最大的问题在于前期的费用。另外,在贷款方面,希望可以对中小公司放宽。
对于国际文化创意中心,我希望政府能够更加重视流行文化,流行文化虽然不是最厚重和深刻的,但是它始终是有前瞻性和先锋性、带动性的。比如韩国,其实现在经济很不景气,但是为什么青少年还是要哈韩,就是因为韩国流行文化的带动。
系列策划/统筹陶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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